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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臺灣電影口述歷史研究暨影像紀錄計畫」 

時間：2018 年 10 月 28 日 

地點：林贊庭住處 

受訪者：林贊庭 

主訪者：謝家忻 

陪同訪談人：陳睿穎 

拍攝者：黃朝陽（執行廠商澄穎傳播攝影師） 

 

★日治時期的學生兵到 228 的自衛隊★ 

林贊庭：日本時代，我們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公學校，那日本人讀的叫小學校。

日本人跟台灣人不一樣，我聽我爸爸說，以前公學校設立，我們台灣人

都不想去讀，一方面是因為不想受日本教育，還是想保留我們台灣就是

台灣。聽說公學校有設一個漢語，漢語的課，還有一個叫修身的課，漢

語課就是教漢語，修身的就是教怎麼做人。那時候做人也拿一些中國賢

人作範例教小朋友，所以台灣人才開始慢慢去念書。那時候台灣人讀的

叫公學校，公學校，等到中日戰爭（1941 年）正好我要入學那年，我

要進去那年才開始叫「國民學校」，日本人才開始覺得有需要台灣人，

有需要台灣人，才改成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日本人可以讀、台灣人也可

以讀。我是國民學校的第一屆這樣。 

主訪者：就是那時候沒有分日本人跟台灣人，每個人都要讀國民學校？ 

林贊庭：對，但是那時候戰爭，國民學校就沒有日本人啊，日本人都在豐原讀，

我是在鄉下，在社口那裡（今台中市神岡區）。 

主訪者：然後呢？ 

林贊庭：然後讀一讀，國民學校讀到六年級就畢業。那時候，這六年之間就支那

事變，就是中日戰爭。我記得，我要考中學，國民學校讀六年，就要考

中學，我去考一中，台中一中，就考上了。我記得台中一中考的那一年

啦，就開始跟美國戰爭。因為日本跟中國戰爭，那時候沒有聯合國，那

些依靠中國的，比如美國、英國、荷蘭，這些比較強的國家，就把它（日

本）封鎖。我們日本時代大部分的資源都是從南洋來的，石油、橡膠這

些都是從南洋來的。日本人想說，好，你把我封鎖，我就打你。那時候，

我記得國民學校六年級時，開始跟美國、英國這些，珍珠港事變（1941 

年）開始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開始了。 

主訪者：我自己有一點好奇，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時候的狀況。那時候您在唸書時，

老師也會說這些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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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贊庭：有，學校會教，對，沒有說要保密，像現在日本的廣播講的，他們都會

教，都沒保密的。但是，我讀國民學校時，也是日本人跟台灣人是有差

別的，不一樣。比如我讀到六年級，那個時候太平洋戰爭開始了，沒有

糧食，就開始配給米，你們家幾個人，照戶口名簿配給米。務農的人，

收成的稻穀全部要交給政府。日本人吃的米跟我們台灣人吃的米不一

樣，不是不一樣啦，配的數量不同，我們台灣人配到的數量比較少，他

們日本人配比較多，所以那時候確實有這個差別在，日本人跟台灣人有

差別。慢慢到太平洋戰場之後，他們日本人去當兵，就開始覺得有需要

台灣人去參加，才開始徵兵，就鼓勵台灣人，叫「皇民化運動」。以前

就說：「你們是支那人，你們是支那人、是中國人。」到我中學校二年級

那時候，叫做「皇民化運動」，就騙我們說，改成是日本天皇的百姓，

你不是中國人，你們也是跟日本人一樣，是日本的皇民，所以那時候開

始「皇民化運動」。 

主訪者：你有去當兵嗎？ 

林贊庭：我讀中學校到三年級時，台灣的兵都去南洋戰爭，一開始是戰贏的，一

開始是日本勝利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美國開始反攻，麥帥反攻過來，

台灣這邊（的兵）就不夠了。因為麥克阿瑟，有計劃先到台灣、再到琉

球、再日本，一路往上要去攻日本。台灣就沒有兵，就叫中學校五年級，

那時候中學校要讀五年，那時候沒有高中、初中，中學校讀五年。先五

年級去當兵，半年之後，覺得兵又不夠，又換四年級的去，四年級去當

兵，沒多久又說不夠，要換三年級的，我那時候剛好三年級，也要去當

兵。 

主訪者：你們家只有你去當兵嗎？ 

林贊庭：我就去當日本兵啊，說是日本兵啦，日本也要考慮到，人道上實在不應

該，你想初中三年級的小孩怎麼叫去當兵？這是不可能。那不是叫做兵，

是叫召集，叫做動員召集，就是說日本人動員召集，其實是去當兵。我

們當兵是當什麼兵呢？發給我們的是甲午戰爭那麼長的長槍，打一發、

兩發，才第三發時，槍管就燙到不能摸，這樣也不是辦法，他們就教我

們，去沙灘挖一個坑，我們就躲到沙灘裡面，拿一支竹竿，六尺的竹竿，

竹竿上綁一個炸彈。麥帥的登陸方式就是坦克車先進來，坦克車先進來，

後面才是陸戰隊，最後才是美國陸軍。坦克車從我們沙灘進來時，我們

就躲在那邊，從沙坑衝上來，（用綁著炸彈的竹竿）將履帶撞壞。做那

個敢死隊的，那個時候…說到日本人真的是，還好沒進台灣就往琉球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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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者：那時候你們是駐防在哪裡？台中嗎？ 

林贊庭：台中，那時候台中一中，那時候三年級，讀三年級時。 

主訪者：你說那個海岸邊，那個沙灘是在哪裡？ 

林贊庭：沙灘就是（台中市）梧棲。那時候我們叫做學生兵，我們五年級、四年

級、三年級都去當學生兵，我們台中一中防守的範圍就是台中港，那時

候台中港叫做梧棲港，不！台中港是光復（1945 年二戰結束）之後才

改叫台中港，當時叫梧棲港。梧棲港跟大甲溪，有沒有？你們要去台中

要經過一條鐵路，那邊一條溪，在梧棲中間的沙灘，很可能從那邊登陸，

那個範圍是我們台中一中防守的範圍。 

主訪者：所以那邊都是台中一中守備的範圍？ 

林贊庭：對，我們守備的範圍。 

主訪者：那時候台中一中你有讀到畢業嗎？ 

林贊庭：沒有，我就說，讀到去當兵。我當兵時，日本投降（1945 年），那個前

半年，我記得我一月，剛剛舊曆年過年後，二月，過年後三月我就去當

兵，三月去當兵，當了三、四、五、六、七，到七月。第三個月時，那

個時候，美國飛機每天到處空襲，炸得很嚴重，我們就守在現在台中機

場，那時候叫做海軍機場，海軍的飛機都停在那裡，機場旁邊是我們的

基地，我們就在那邊挖防空壕，準備要到山上，準備要跟海邊進來的那

些美國兵打仗。每天都在挖防空壕，一部分的人就在海邊巡邏，看美軍

有沒有進來，每天都做這些事。 

主訪者：所以在那邊駐防五個月嗎？ 

林贊庭：我就二月去當兵，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到八月日本就投降

了，我就當兵當了半年，當半年這樣，日本就投降。還好沒有從台灣打

進來，如果從台灣打進來，我就沒辦法在這裡講話了，已經早早就被打

死了。（美國）他們就經過台灣海峽，經過台灣海峽，我們哨兵有看到，

有一個晚上，美國艦隊幾百台，從台灣海峽，從南部的台南那邊一路開

到北部去。我們的哨兵那時候也很可憐，梧棲的海邊跟我們部隊的本部

沒有電話，日本那時候資源都不夠，都沒有，就只能一直跑、一直跑，

跑回來報告，報告隊長看到美國的艦隊好幾台向北方開去。我們馬上就

出發，那時候半夜，我記得兩點多鐘，大家都熟睡了，然後吹喇叭叫我

們起床，起床後，我們的大隊長已經穿好軍服，就報告說，有不明國籍

的艦隊，從台灣海峽往北方一直開去北方，很可能會到桃園附近，開始…

用艦砲往高雄打，所以我們部隊馬上收拾行李去山上躲，半夜三點多，

大家原本都還想睡覺，聽到都很緊張，趕快衣服穿一穿，槍拿著就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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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躲。隔天早上，我們從山上看，底下是（台中市）清水，奇怪，不是

美國兵要來了嗎？清水的人，車來車往的很熱鬧，街道上還有人在走耶，

怎麼沒有戰爭的感覺？那一晚，我們去拿便當要回來吃時，才知道昨天

的艦隊經過台灣海峽，經過基隆，又往北方開去了。 

主訪者：沒有進來就是了？ 

林贊庭：對，沒有進來，沒有停在台灣。那晚的晚點名，我們的大隊長才跟我們

說，昨天發現的艦隊經過基隆向琉球去了，很可能從琉球登陸。第二天

早上看報紙，就看到琉球就開始……用艦砲一直往琉球打了，第三天就

開始登陸。日本人才跟我們說：「你們撿到一條命。」本來我都想說我要

死了，那時候用炸彈撞履帶啊，雖然履帶壞掉了，可是我人也會死，說

起來日本人真的很可惡。 

主訪者：那個時候台中一中都是台灣人嗎？ 

林贊庭：我記得台中一中一班 50 個人，只有 2 個日本人而已。他們爸爸都是當

律師的，我記得都是當律師，就這兩個日本人而已。那時候台中有台中

一中、台中二中，所有全省的一中是日本人讀的，只有台中的一中是中

國（台灣）人讀的，為什麼呢？台中的一中是中國（台灣）人蓋的，就

是林獻堂，還有鹿港辜顯榮，辜振甫他爸爸辜顯榮，還有板橋的林家，

有錢人聚集起來，因為我們子弟沒中學可以讀，要給（台灣）子弟讀書，

就自己蓋一間學校，再收台灣子弟，然後日本人來教，就完全是台灣人

讀的中學校。 

主訪者：可是是五年的對嗎？ 

林贊庭：對，五年的。其它的比如台北一中啊、台南一中啊、新竹一中，一中都

是日本人讀的，二中才輪到台灣人讀，台灣只有台中一中是台灣人讀的。 

主訪者：那時候是讀到幾年？ 

林贊庭：讀到五年，讀到五年也沒辦法唸大學，還要讀專科學校，日本有專科學

校，專科學校短期啦，讀兩年還三年？兩年之後才讀大學。 

主訪者：你有讀專科學校嗎？ 

林贊庭：沒有，那時候我年紀還不到。有啦，我哥哥讀醫專，他先讀醫專才讀大

學。 

主訪者：那你呢，你是？ 

林贊庭：我讀到三年級就去當兵了，當兵回來就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回來說：

你們現在不是日本人了，你們是中國人了。他那時候還不說支那人，說：

你們是中國人了。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我們又待差不多一個月，九月

十五日，我們就回來台中自己的家裡。回到自己家，再去學校上課，又



 

 5／第36頁 

 

說：「你們畢業了。他們說中國制度啊，中學要分兩個，一個是初中、

一個是高中，你們是高中，你們只讀三年級，也初中畢業了，你們還要

讀書、還要考試。」我們就又再考高中這樣，繼續讀（台中）一中。 

主訪者：之後回去（台中）一中就還要再考試就是了？ 

林贊庭：對，再考。就畢業了，畢業證書給我們，說你們中學畢業了，你還要讀

的話，還要考。 

主訪者：等於那時候如果還要考，是考華語？考中文還是？ 

林贊庭：沒有，那時候考就是考高中了，你的資格已經到了，初中的資格已經讀

完了，要讀高中的話要再考。 

主訪者：考試的內容是什麼？ 

林贊庭：就跟一般考試一樣，要筆試什麼。 

主訪者：漢文還是日文？ 

林贊庭：那時候，那時候半漢文啦，一半漢文、一半中文這樣。 

主訪者：一半一半這樣？ 

林贊庭：對，一半一半。我們開始讀高中一年時，也是一半一半。真正高中二年

級，就遇到二二八事變，所以整個一年都亂七八糟，都沒有讀書。我真

正唸高中，有讀高中三年，那時候高中三年級給我們的教科書，都是大

陸的高中，大陸小孩高中讀的教科書，我們就看不懂，讀得糊里糊塗就

高中畢業了，算高中畢業了。我差不多，我現在對ㄅㄆㄇㄈ也沒有很熟，

差不多兩年沒有讀書了，一讀就是讀三年級，三年級才有在讀。 

主訪者：那時候的老師都是中國大陸的人嗎？ 

林贊庭：都台灣人。 

主訪者：台灣人。 

林贊庭：台灣人，那時候的老師都是台灣人，還有日本。我們很多人去日本讀書，

從日本回來那些比較優秀的人。到高中讀二年級時，開始大陸的老師就

來了，大陸的老師，一開始他們說北京話我們就聽不懂，聽不懂也是要

讀，他說他的、我們就聽，也是這樣讀書。 

主訪者：如果是台灣人的老師… 

林贊庭：台灣老師就是數學還是化學，都是台灣老師教。如果是國語，要用到中

文的就是大陸來的老師。 

主訪者：二中，那時候在二中，一中啦。 

林贊庭：二中是日本人讀的。 

主訪者：對，你是一中。 

林贊庭：對，我們是台中一中。但是我們一中的孩子很有正義感，當時二二八時



 

 6／第36頁 

 

都打外省人，那時候一中的老師，大概三分之二……一半以上都是外省

人。那時候我們一中的學生就去，因為一中都有宿舍，有的宿舍是老師

住的宿舍，跟老師說：「大家棉被、衣服拿一拿，去學校躲。」那時候大

家都打外省人，走路看到外省人就問說：「你會說台語嗎？說來聽聽」，

不會講台語就打他。一中的學生就怕我們自己的老師被打，就集合那些

老師，那時候校園很大，那時候差不多二月時，正是天氣冷時，一中的

學生在學校站衛兵，如果別人來打老師，要保護老師，顧好幾個月，怕

自己的老師被外省人打。 

主訪者：那你有參加嗎？ 

林贊庭：我那時候沒參加，我是參加豐原的自衛隊。真的很亂，那時候台灣都是

壞人，當小偷還是流氓、什麼的，那時候就沒政府啊，沒政府就亂來這

樣。我就，那時候，現在豐原外科有一個姓邱的，他是大學生，我那時

候才高中二年級，我那時侯高中二年級，他就當隊長，就把那些中國兵

(下文講到是日本兵)剩下的槍都接收下來，一人拿一支槍。晚上時，三

個人出去巡邏，去豐原的溪邊、大馬路上看，看有沒有小偷還是流氓，

晚上時就巡邏保護豐原街區。 

主訪者：我追問一下，你說那些槍是從哪裡接收來的？ 

林贊庭：槍是日本來的，日本人接收，從日本接收來的。 

主訪者：他們沒有帶回去的？ 

林贊庭：沒有，日本人回去怎麼還會帶槍回去，日本回去時也是空手回去，槍、

刀啊什麼都會留下來。 

主訪者：那時候是什麼人會去接收日本人的東西？是地方比較有頭有臉的人嗎？ 

林贊庭：沒有，那時候地方的人跟……那時候有軍隊，來接收時有軍隊，所以日

本人也是很有紀律，那時候日本都很正派的、警察什麼都不敢像以前一

樣打人，他們都沒有。很低調，等船來回去日本。日本有什麼事情，日

本警察也不管了，有事情、有小偷，日本警察都不會管了，只好我們中

國（台灣人）組織自衛隊，自衛隊來顧，我就是參加豐原的自衛隊。那

時候我在台中，我沒讀書，在台中自衛隊那裡，晚上就顧……豐原市是

我們在顧。我們隊長〇〇〇[0:31:43]，聽到白崇禧的部隊一直南下，從

台北下來，我們隊長說：「我們解散，自衛隊解散。」在大家的面前，他

頭腦很好，大家的面前，那個名簿，我那時候就有登記林贊庭、住在哪

裡這樣，把那個名簿燒掉。好險那時候名簿燒掉，就沒有證據了，我就

把槍放回去，就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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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農教電影公司及當時情勢★ 

林贊庭：民國 38 年又去唸書，讀到民國 38 年畢業之後，我就先畢業了，我是

第一個畢業，不是，我是第一個進農教，就是現在的中影的前身叫做農

教，農業教育電影公司。是陳果夫設立的電影公司，他是要完全把農業

教育啊，那時候說八年的抗戰，損失最大的是農民，耕種也沒耕種，光

躲日本人就來不及了，都沒有交易。然後他就在南京設立一個「農業教

育電影公司」，蓋得很大間，蓋一半共產黨來了，來就沒辦法，於是就

撤來台灣。來到台灣以後，他也繼續想要教育台灣的農民，就叫我們的

廠長：「你還是製作農業教育電影，不要拍劇情片了，去拍教育影片這

樣。」我們的廠長很優秀，叫胡福源，他是紐約大學畢業的，他就開始

在台灣想要建一個廠，他也需要人手，他台灣孩子，就去跟我們校長金

樹榮講，陳果夫跟我們校長金樹榮很好，陳果夫就跟我們校長金樹榮講：

「你去幫我找一些孩子來。」我就被他找到了，我是第一個進去農教的。

進去農教，他就開始做農業教育，農業教育就先蓋了一個廠，廠蓋好了，

要開始拍片了，董事長陳果夫生病，董事長換蔣經國（1950 年），蔣經

國說：「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反共抗俄，我們國家都快沒有了，你什麼

農教教育？農人有什麼用？現在要軍人才對。」蔣經國來做董事長之後，

總經理都換掉，總經理換誰呢？換戴安國，那個戴安國就當常務董事兼

總經理，就開始拍什麼，拍反共抗俄的片，農業教育電影公司全部，沒

有廢掉啦，全部改拍反共抗俄的片。 

主訪者：但是你那時候為什麼要去？你對電影有興趣嗎？你為什麼要去農教裡面？

你沒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嗎？ 

林贊庭：我就民國 38 年畢業，民國 38 年畢業，高中三年級畢業，其實那時候

畢業看報紙也沒什麼好看的，看報紙也都看一半而已，一半看得懂而已，

講話也是，講國語、講北京話也不太順，就畢業了。 

林贊庭：那年也很不幸，我爸爸過世了，我爸爸那年過世的，政府也要改三七五

減租，意思是說，你有田，你不會耕種，叫務農人來耕種，務農人收起

來的這些稻穀，那時候都是四六分，我們地主收六，務農人收四。這樣

說起來比較殘忍啦，收這麼多，務農的人做到要死才收四而已，地主就

收六。政府才說要改三七五減租，是怎麼樣呢，陳誠跟蔣介石講：「說

我們在大陸的失敗，是太不照顧農民了，農民被地主剝削了，收成的大

部分稻穀都被地主拿走了，不然我們來改，改三七五，三七五就是一千

斤，地主只拿三百七十五斤，剩下的六百多斤是給農民的。」 

 



 

 8／第36頁 

 

林贊庭：後來感覺這樣還是不夠，乾脆，我們地主不會務農，地主的田地我們就

把它收起來，政府就把它收走，全部都給務農的去做。收起來的錢要怎

麼分給這些地主呢？就開放從日本人接收的台灣紙業公司、台灣農林

公司、台灣工礦公司，這三個公司就賣掉變成民營，這三間公司的股票

再發給這些地主。那時候，我阿公很有錢，那時候我阿公有 60 多甲的

地，全部一夜之間都變成股票。那時候我很可憐，那年，我第二年，第

三年，第三年要結婚了，第三年要結婚時，我們家也發生問題，我一個

哥哥也結婚，我一個姊姊也結婚，一年後又換我要結婚，一年有三個人

要結婚，我媽媽就想錢要從哪裡來，那時候沒辦法，就把那些股票都拿

去外面賣，十塊錢的股票，只能賣兩塊錢而已，十塊的股票只能賣兩塊

而已，說起來那時候台灣人真的很可憐，台灣人這些地主也是很可憐。

二二八是我高中一年級時，高中二年級開始二二八的，等到二二八之後

就白色恐佈，白色恐佈之後，我高中三年級畢業之後，畢業就去農業教

育電影公司。 

林贊庭：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說：「我現在需要一批年輕人，我要訓練他們會攝影、

會錄音、會照相、也會電工，需要這些人，你再回去學校幫我招一些人

來。」我又去找金樹榮校長招一批人，所以現在的電影界，賴成英、洪

慶雲（彰化高工機械科畢業）、廖繼燿，都是台中一中的人，我就招那

些人來。我記得進入農教電影公司第二年，有一個晚上穿著便服，跟鄰

長、里長，還沒有警察，跟一個憲兵進來，我們那時候農教，我們都住

在宿舍，「起來、起來。」排一列，大家都要拿身分證出來看，我那時候

剛好有身分證啦，那時候身分證還沒做多久，他說：「你林贊庭，好，

沒事，到那邊去！」「你，翁啓林，你翁啓林嗎？真的嗎？」，他說：「是、

是。」就站這邊，我們電影公司這樣半夜被抓，抓走了 4 個。那時候高

中一年級要升二年級時，二二八發生，經過多少年，3 年、4 年，三年

級畢業，又進電影公司 2 年了，晚上還是會來抓。 

 

★談農教練習生時期的過往★ 

林贊庭：開始做練習生啊，做徒弟啦，以前說徒弟，現在說練習生。再如，如果

厲害，就升起來當技術員，再升上去當攝影師這樣。一開始都是當練習

生、當徒弟這樣，那時候啦。 

主訪者：當徒弟的薪水怎麼樣？ 

林贊庭：薪水不錯喔，我記得我進去農教，金樹榮校長幫我介紹的啦，我實在沒

有很想去，我那時候，我爸爸有四甲地，我拿一甲地回來，那一甲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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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就都是我的，光我們這一家人的米就夠吃了，我就跟他拿一甲回來。

這一甲地也是要播種，我就不會種，我請人來種，然後我就收到一封信，

來自校長室，我想說以前學校來信都是要補考的，補考才會來信，我畢

業證書拿到了，幹嘛還要補考，我就不管了啊，我就把他收著。我姊姊

看到，那天晚上吃飯就跟我媽說，我爸就過世了嘛，姊姊跟我媽說：「奇

怪喔，贊庭收到一封學校的信，看也沒看就把它收進口袋，不知道是什

麼事？」我媽就說：「你去把它拿出來看。」打開一看，「贊庭同學，我

替你找到工作了，給你找到工作了，你有意就來找我。」這個金樹榮校

長很好欸。 

主訪者：你們校長是台灣人，還是？ 

林贊庭：外省人啊，外省人。我媽媽說：「你明天去看看，有工作比較好，去工

作比較好，去工作比種田好。」那時候很窮啊，也沒有西裝，就學生服

而已，就幫我燙一燙，穿得漂亮一點、整齊一點就去，金樹榮校長寫了

推薦信，就去找陳果夫。陳果夫也很有趣，陳果夫生病啊，肺病，講話

沙啞沙啞的，他看一看說：「林同學呀，很好很好，來，你現在趕快。」

那時候禮拜六。「你現在趕快到我片廠去，我片廠需要台灣人，你會講

一點點國語，趕快去、趕快去。」信又幫我寫一寫，我就拿著信去找胡

福源廠長，就這樣開始工作了。 

林贊庭：工作做什麼？那時候，每天從南京運來那些卡車，都是運那些沖片機、

攝影機、錄音機什麼的，一箱、一箱都運來台中，那些工人聽不懂啊，

我就在那邊當工頭這樣，做翻譯啦。到傍晚，就要去跟會計拿一些紙就

要寫：「今收到某月某日工資，新台幣…」那時候舊台幣 4 萬塊換 1 塊

新台幣啦，「新台幣 10 塊錢。」10 塊錢這樣。我那時候 10 塊錢也是超

級開心，那時候 10 塊錢我可以買一斗米了。輪到月底，發月薪，我一

打開，多少？120 塊，一個月 100 塊。 

主訪者：120 塊喔？。 

林贊庭：對，120 塊，一個月 100 塊欸，那些工人才拿 10 塊，他拿 120 塊給

我。我開心地拿回去給我媽媽看，我媽媽說：「會不會拿錯了？拿錯了

吧？你再去做、你再去做。」我就再去做。做了也是拿 120 塊，那時候

120 塊算是現在，差不多有 5 萬塊的價值，跟銀行的人薪水差不多。 

主訪者：一天？ 

林贊庭：沒有，一個月，一個月。 

主訪者：月薪嘛？ 

林贊庭：月薪。田地不要做了，去工作比較好，種田太辛苦了，結果一做做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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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才退休。 

主訪者：那時候剛開始是在搬東西嗎？ 

林贊庭：對，搬東西，我還回去學校叫一些同學來。半年後，香港的東西都搬來

台灣，半年後就開始蓋廠房，台中製片廠，在那裡蓋一間攝影棚。一方

面，我去台中一中、工業學校，還有彰化的工業學校，我去找一些人，

開一個訓練班，差不多二十幾個。 

林贊庭：那時候大家對電影都不看好，那時候台灣也沒有電影，也看不出將來有

沒有出路，去之後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走了，後來留下來的現在都不錯了。 

主訪者：他是一期、一期收嗎？ 

林贊庭：我們有收到第三期吧？收三期。收進來裡面有攝影、錄音、剪接、燈光

還有照相，五個部門。台灣第一期的電影訓練班，我是第一期的。 

主訪者：那時候進去你就要自己選你要攝影，還是？ 

林贊庭：沒有，沒有，全部都要學，中間再看你層級什麼的，你的體力適合做什

麼的。我那時候還算不錯啦，我就分配到攝影。 

主訪者：這樣訓練要訓練多久？ 

林贊庭：我訓練差不多 6 個月，6 個月。訓練不錯啊，訓練是大學生在教的，從

攝影、燈光、錄音、剪接都教，那時候有很好的機器，南京運來，戰後

買得機器都很好，買的機器都很好，一等級的機器。 

主訪者：做助理做了多久？六個月嗎？ 

主訪者：六個月是在學校學對不對？ 

林贊庭：差不多六個月。六個月就是，我們半工半讀，我去就是練習生嘛，我們

就像學徒啦，我有一個師傅，平常就跟著那個師傅工作，要訓練時給胡

福源廠長訓練，我們廠長是美國紐約大學畢業的，胡福源在美國好萊塢

也做過顧問，很厲害。他離開台灣之後去香港，香港邵氏公司那些攝影

師還出錢要他教書。現在胡福源不知道怎麼樣了，沒聯絡。 

主訪者：王士珍嗎？ 

林贊庭：不是王士珍，他叫胡福源，我那本《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 1945-

1970》有寫，胡福源是廠長，王士珍是副廠長。王士珍也是很優秀的

攝影師喔，王士珍是大陸的明星電影公司，大陸的明星公司等於現在的

中影一樣，中國最大的一個電影公司，明星電影公司的攝影師。抗戰快

結束時，美國開始做彩色片，以前都是黑白片，王士珍是在那邊做一個

課長，做攝影師啦，聽說美國出彩色片，我們政府花很多的錢，那時候

抗戰，（1945 年）送他去美國好萊塢去讀攝影，彩色攝影。我們，好萊

塢一個中國人叫黃宗霑（James Wong Howe），也很有名，黃宗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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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攝影。（王士珍）學到光復之後，我們那個董事長才把他調回來做農

教技術主任兼副廠長。那時候都是好人才，是中國最好的人才，我們很

幸運，我們基礎打得很好，有這兩個人教，教六年教很好。 

主訪者：所以這中間就是說農教廠要拍什麼片，就是這些攝影師，然後你去當助

理嗎？ 

林贊庭：我就跟著攝影師當助理，做什麼呢？攝影師是決定角度，要換什麼鏡頭？

廣角鏡、標準鏡頭、長鏡頭換這些，去時就攝影機架好、攝影機裝起來，

片子裝好，裝在片夾裡面，這都是攝影助理要做的，我就是學這些，做

久了就變成攝影師這樣。 

主訪者：但是你那六個月是先做學生嗎？ 

林贊庭：做很久喔，做學生，做 3 年之後，我才拍第一支片《愛情十字路》（1957）。 

 

★農校期間二次當兵★ 

林贊庭：這個助理，我剛進去是做「實習生」啦，「實習生」是跟練習生一樣，

然後再升起來做「技師」，做技師，再升起來當「攝影師」。那時候的制

度是分這樣，攝影師、技師，再來助理。助理我也是做很久，助理我做

差不多有 10 年，應該是差不多 8 年，然後又被調去當兵。我為什麼被

調去當兵呢？我那時候 29 歲了，徵兵的年齡已經過了，但是那時候共

產黨就一直打過來，我們所有的大陸都被共產黨佔去了，剩金門一個而

已。為了要守住金門，兵不夠，連我 29 歲，我 29 歲，我記得那時候

民國 47 年的樣子，民國 47 年（1958 年），連我 29 歲也要調我去當

兵。當兵，我也跟那些 20 歲出頭的一起當，他們都叫我歐吉桑，都叫

我歐吉桑怎麼樣的，我就跟那些孩子一起當兵。不然我已經……，不知

道我是運氣好還是怎樣，還是我在中影工作的關係，運氣好，那時候當

兵就是要先去新兵營，先去訓練 3 個月，新兵營訓練 3 個月之後就分

發到部隊，我被分發到通信兵，那通信兵就把我派到通信兵學校唸書。

那我去通信兵學校唸書，大家交換使用，交換使用就是說，那時候接電

話啊，以前電話就是有很多個洞，這個洞是陸軍總部，這個洞是空軍總

部，這個洞是哪一個，這個洞是總司令，誰的電話就接給誰，誰的電話

就接哪邊，就是去做這個。 

主訪者：那時候在哪裡？ 

林贊庭：那時候，當完之後就遇到什麼呢？遇到八二三砲戰（1958 年），我就被

派去花蓮，花蓮的一個軍備總部。花蓮那裡有一個部隊，全部讓那些兵

保護整個花蓮區，花蓮、台東這兩個地方，這一個單位很大，我就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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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當接電話的，接線生。我有時候會偷聽，說共匪派了 20 幾萬，20 幾

萬顆的砲彈過來，那一晚才發現 25 萬顆的砲彈，一天就要打過來，意

思就是拿下金門。那時候我剛好在部隊，當通信兵。 

主訪者：你怎麼沒去當攝影的兵？ 

林贊庭：有啦，就是我那個陸軍總部，我那一連，有一個叫照相連，當初的照相

連是做什麼工作呢？空照，因為空照，美國飛機的比較好，美國會拍一

些地面的照片，拍起來都這麼大張，用攝影機啊，拍地面的照相，叫作

空照，空照的相片都會給我們一部分。給我們一部份之後，陸軍總部再

把這些照片拷貝，拷貝很多，再發給各部隊，我那時候當兵就是做這個

工作。在陸軍總部有一個照相連，有特別成立一個連，叫照相連，專門

在做照相的工作，我就在那邊當兵。 

主訪者：你怎麼照相連也當，通信兵也當？ 

林贊庭：就照相也屬於通信，照相也歸在通信，通信管的，通信部跟照相部也算

是一樣的。 

 

★擔任攝影助理時期★ 

主訪者：但你在當兵以前已經有拍《愛情十字路》了？ 

林贊庭：我當兵以前我還沒，當兵時還沒做到攝影師，還沒在中影當攝影師，但

是在外面有拍台語片，已經做攝影師拍了很多台語片。我那時候，我記

得拍好像有 5、6 支（台語片），我那時候拍《誰的罪惡》，有上集、下

集，2 集。 

主訪者：《誰的罪惡》？ 

林贊庭：《誰的罪惡》，對。 

主訪者：還有《赤崁樓之戀》？ 

林贊庭：對，《赤崁樓之戀》赤崁樓之戀也有拍。 

主訪者：那時候怎麼會有機會去拍台語片？ 

林贊庭：那時候我當助理，在中影當助理做太久了。中影有三個攝影師，攝影師

升不上，我是助理也升不上去，一個公司不用這麼多攝影師，我就一直

當助理、一直當，他們也一直當攝影師，我就升不上去，但是常常拍片

就當他們助理這樣。 

主訪者：哪三個攝影師？中影 3 個攝影師是誰？ 

林贊庭：對，中影 3 個攝影師，王士珍、莊國鈞，還有一位叫方壯猷。 

主訪者：華慧英那時候？ 

林贊庭：華慧英那時候還是助理，華慧英後來就是方壯猷身體不好，他拍片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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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慢，方壯猷就變得片量比較少，華慧英就升上來。我們這些攝影助理，

先升遷的是華慧英。華慧英升起來之後，之後就是賴成英升起來，賴成

英運氣好，我去當兵，我去當兵時，導演說要一個攝影師，他就先爬起

來，本來是照資格來說，年資來說，應該是我先升，但我去當兵，就先

升賴成英了。 

主訪者：這樣不就 4 個？賴成英出來就變 4 個嘛？  

林贊庭：對，後來有 4 個。後來，莊國鈞去做行政，當主任。王士珍後來生病。

然後華慧英升起來，還有一個賴成英，王士珍（正確應該是莊國鈞）的

助理，（賴成英）也升起來當攝影師。 

主訪者：那時候是你在當兵時… 

林贊庭：對，就是我在當兵時。沒多久之後，賴成英拍《魔窟殺子報》，（1959 年

7 月 17 日）拍《魔窟殺子報》時，樓上可能是燈光助理還是誰抽菸之

類的，可能亂丟菸灰，那時候為了錄音，會從天花板吊布，因為（攝影

棚）很大間，講話會有回音，旁邊也都會吊布，可能菸灰去碰到布就燒

起來。我回來時，我當兵回來時，片廠都不見了，都暫停了。中影的燈

光器材，像這些燈光器材，大顆的燈光器材都燒掉了，那些都美國買來

的，都通通燒掉了，我回來時就都沒工作了。後來還不錯啦，我記得差

不多才閒著兩個月，一個日本片，不是日本片，美國片來了，《十一誡》

（1960 年），我們基督教不是有個十誡嗎？《十一誡》，一個外國的電

影劇組來台灣拍，我就跟洪慶雲兩個去當美國人的助理，我記得那支片

拍了兩個多月。 

主訪者：你那時候是當大助還是當二助？ 

林贊庭：那時候洪慶雲當大助，我當二助，美國人只有來一個攝影師而已，沒有

帶助理來。可能是美國的小片，低成本片的樣子，那部片沒有來台灣上

映。 

主訪者：沒看過？ 

林贊庭：對，台灣沒有放映。 

主訪者：你那時候在當助理時，你們每個人都會去接台語片來拍嗎？ 

林贊庭：有，我們那時候當助理，如果有空就會接台語片來拍。那時候拍台語片，

時代在改變了，以前要出去拍台語片，公司都不太願意，因為第一我們

是國民黨的公司，那時候國家的政策，也是不太想讓台灣人講台語，大

家都要盡量講國語，所以政府不怎麼獎勵拍台語片。但是台語片的生意

很好啊，拍出來大家都喜歡看，台灣人都一直看台語片，國語片都沒有

人要看。那時候，所以台語片會興起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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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者：你拍很多部對不對？台語片拍得都不錯？ 

林贊庭：那時候我還沒當攝影師，外面有人來叫。以前拍得作品還不錯，就有人

看到，他們就來找我。 

主訪者：那你當攝影助理時，你拍過什麼國語片？ 

林贊庭：我當助理時，我頭一支就拍《惡夢初醒》（1951），還有《聖女媽祖傳》

（1955）也有拍，還有拍《梅港春回》（1955），大概拍了將近 20 多

部片，我當助理時。 

主訪者：你都是當大助還是二助？ 

林贊庭：我都做二助。那時候還輪不到我當大助，我那時候還是小助理。 

主訪者：大助都是誰在當的？ 

林贊庭：大助那時候都是華慧英，不過，華慧英當大助當沒多久，就升起來當攝

影師了。華慧英是跟著王士珍，還有一個是劉福良，劉福良之後去美國

當攝影師，他是跟著莊國鈞，劉福良的二助是賴成英，華慧英的二助是

林贊庭，那時候差不多都是這樣配的。 

主訪者：洪慶雲呢？ 

林贊庭：洪慶雲有時候當二助。洪慶雲一開始是當燈光，我當兵之後，他就換成

跟我一樣做攝影。 

主訪者：二助就是了。 

林贊庭：我去當兩年兵回來，我損失很大，那時候的片很多，他們大家都升成攝

影師，我回來還在當別人的助理，幫他們跟焦，換賴成英還是洪慶雲當

攝影師時，我幫他們扛機器、幫他們跟焦。 

 

★首次擔任攝影師，拍攝《愛情十字路》★ 

主訪者：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當攝影師的感覺？ 

林贊庭：第一次當攝影師，很有趣。我第一次當攝影師是拍《愛情十字路》（1957），

那支片，我實在不應該當攝影師的。那支片是豐原人拍的，我是住豐原

的，我的親戚都很有錢，有人在開戲院、也有人在經營商店，他們就聽

說台北人都拍台語片賺錢，我們台中何基明也賺錢，拍《薛平貴與王寶

釧》（1956）也賺錢，我們也來拍，我們這些親戚大家集資就拍了，就

來問我，我說：「中影沒有在幫人家拍台語片，中影沒有拍台語片，你

們去台北找。」然後就去台北找了李書（又名李松峰），李是木子李的李，

書是書法的書，就找李書來包片。導演是找了很有名的呂訴上，呂訴上

也是在日本讀電影，也是很有名的導演。他就不要用這些老演員，他自

己就找一些新演員，叫一些新的年輕人，愛電影的年輕人，男的、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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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到一個地方，一個戲院，把戲院包下來，就住在戲院那裡每天訓練，

叫呂訴上訓練那些人做演員。後來，技術就找台北的李書，那時候我在

台中，李書就找了一組人來拍片，結果李書的攝影師，那時候叫包片，

攝影師接了很多支片，他一個攝影師，聽說接了 3 支片，在豐原拍一個

禮拜，又回去台北又拍 1 支，然後又回到豐原拍。拍一次都要休息十幾

天、兩個禮拜，後來導演就跟老闆說：「這樣怎麼可以，那這支片拍好

幾年都拍不完。」於是就來找我。 

主訪者：拍了一年都沒有拍完喔？ 

林贊庭：沒有拍一年，拍不到一個月，拍一個月，就拍了又停、拍了又停，拍了

一個月都沒拍多少片，他說這樣不就拍一年都拍不完，所以就來找我。

我就跟中影說：「我去外面拍好不好？」後來中影就提一個條件，拍的

片要到中影沖。那時候是底片，用底片拍，拍完之後拿到中影沖洗，中

影沖完，底片再在中影印片，印一個正片才能去戲院放，再用那個正片，

看完之後再來剪接，這個鏡頭不好、這個鏡頭太長就剪掉一些，再剪接，

剪接完之後還要再配音，還要配音，配音之後再洗聲帶，聲帶再跟現場

拍的底片接一起，印一個真正的拷貝片。 

主訪者：所以就是… 

林贊庭：中影就是這條件，就是這些洗印工作要他們做，要給中影做。其實（豐

原）他們也不會做啊，他們也是要拿去台北做，我說：「這些都給我公

司做，我來幫你們拍片。」就是這個條件，中影就說：「好，你可以去拍

《愛情十字路》。」 

主訪者：那時候是不是很多人來中影借人，但後製要給中影做？ 

林贊庭：對，沒錯，就是跟中影借人，沒有叫台北那位攝影師，而是跟中影借攝

影師。 

主訪者：後期？ 

林贊庭：後期也都在中影做。 

主訪者：那你拍《愛情十字路》有拿薪水嗎？ 

林贊庭：有啊，我是拿他的薪水，我中影的薪水也是照原本領，我也是在中影做

事，是中影派我出去，等於跟中影包的一樣意思啦。只有演員的錢、導

演的錢他們去繳，剩下的沖洗費、印拷貝，在外面戲院放的拷貝片都要

在中影做。 

主訪者：不就賺了兩筆薪水？拍片的薪水跟攝影師的費用 

林贊庭：對，拍片的薪水跟中影的薪水。 

主訪者：攝影師的薪水怎麼樣？ 



 

 16／第36頁 

 

林贊庭：不錯，那時候當攝影師不錯，那時候當一個台語片的攝影師差不多，現

在差不多有 5、6 萬的樣子，那時候來說是很好的，拍一支片。一年如

果有拍兩支片，日子就會很好過了。 

主訪者：我再問一下，這 5、6 萬是你一個人的還是整個團隊，包含你的助理的？ 

林贊庭：你說那個 5、6 萬塊？當然是他們出啊，（是你自己的還是？）。我只有

拿攝影費啦，但是我攝影費每個月要拿一些給中影，因為是外借嘛，中

影發薪水給我，我沒有幫中影工作，我攝影費的一部分要給中影。 

主訪者：等於說中影要抽成？ 

林贊庭：也是可以這麼說 

主訪者：那些助理是哪來的？ 

林贊庭：是外借，外借的薪水。 

主訪者：那時候去拍台語片時，你攝影團隊的人是你自己找的？你的助理？。 

林贊庭：助理都是我的朋友啊，外面找的。 

主訪者：算是大家互相幫忙？ 

林贊庭：互相幫忙，對。 

主訪者：那些設備呢？設備也是中影的嗎？ 

林贊庭：《愛情十字路》設備都是用李書的，設備是用李書的，因為他是攝影師

卻不能依照工作期程來，我用李書的 Eyemo 攝影機、用李書的燈光來

拍《愛情十字路》這樣。《愛情十字路》的演員沒有用這些台語片的老

演員，沒有。我豐原的那些親戚，演員都是重新訓練，導演呂訴上真的

對電影很內行，重新訓練。 

主訪者：《愛情十字路》拍完還有繼續投資下部片嗎？ 

林贊庭：沒有，我親戚他們之後就沒有再投資了，他們就賺那個錢，可能換一個

人投資的樣子，就沒有了。 

主訪者：那支片有賺錢嗎？ 

林贊庭：有，那支片有賺錢，沒有虧到錢，沒有虧到。 

主訪者：票房好嗎？ 

林贊庭：《愛情十字路》票房還不錯，那個時候，那個名字太好了啦，名字好，

大家就去看。 

主訪者：因為呂訴上也只有拍這支片而已，沒有其他的了。 

林贊庭：那個公司（台灣影業公司）只有拍這支片而已，就沒有再拍了。但是那

個發行公司，就是台聯，台聯是替他發行。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因緣，

那個台聯的誰？算是台聯的女婿娶了豐原人，娶我們那裡的人，所以他

們才有自信說我們自己來拍，拍完之外再發行，給賴國材，給台聯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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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結果拍完，台聯發行之後就還不錯，沒有虧到錢。 

主訪者：所以這部片是在台中拍的，對不對？ 

林贊庭：都在豐原拍的，豐原跟台中公園。 

主訪者：你拍的台語片有沒有也在台中拍的？ 

林贊庭：有，台語片在台中拍的很多。我後來拍霧峰，霧峰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霧峰的林家花園也有很好的景。 

主訪者：在霧峰林家他們古厝那裡拍的？ 

林贊庭：在他們家外面有很多空地啊，整理得很漂亮，有一個花園。 

主訪者：我們知道台語片在台北都是在北投拍。 

林贊庭：在北投拍的是……（在台中拍）台語片的算是第一期，初期，後來台語

片都移到台北了，在中、南部拍片的也很少了，都移到北投了。 

主訪者：所以等於說第一期時，你剛好遇到拍《愛情十字路》在台中拍 

林贊庭：對，第一期，那是第一期的電影了。 

 

★跟多位台語片導演合作經驗★ 

主訪者：《赤坎樓之戀》不是在台南拍嗎？ 

林贊庭：《赤坎樓之戀》（1957）也是台語片第一期的。 

主訪者：是在台南拍嗎？ 

林贊庭：對，在台南拍的，在台南拍的。《赤坎樓之戀》其實是誰他爸？導演是

誰？ 

主訪者：李泉溪。 

林贊庭：不是，李泉溪只有導一部分而已，是李泉溪一個朋友，叫作鄭政雄。鄭

政雄的兒子。 

主訪者：義男（よしお） 

林贊庭：對，好像三個人拍的樣子。 

主訪者：這裡（導演）是寫李泉溪、石虹跟鄭政雄。 

林贊庭：鄭政雄，對，後來是鄭政雄拍的，後來鄭政雄拍的。到最後是鄭政雄的

兒子，鄭什麼？ 

主訪者：鄭義男。 

林贊庭：鄭義男那個導演。那個孩子很聰明。 

主訪者：（鄭義男）就是江浪。 

林贊庭：對，鄭政雄的兒子，那個孩子頭腦很好。 

主訪者：你有跟他合作過嗎？ 

林贊庭：有，所以我才知道的，我也跟他拍一部叫《電梯》（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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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者：這很後面的事了。 

林贊庭：那很後面了，後來我自己都蓋片廠了，《電梯》的內景，外景在外面拍

啦，內景在我的片廠拍的。 

主訪者：您還有拍《盤古開天》。 

林贊庭：《盤古開天》（1962）是那個誰，洪…？ 

主訪者：洪信德。 

林贊庭：洪信德，對，我有拍攝，拍一半就沒拍的樣子。那位洪信德也是人才，

洪信德是拍歌仔戲，所以差不多的歌仔戲（電影）他都有參加，他都是

編劇，他很厲害，他一晚，一個晚上的時間，拿了 3 罐米酒，3 罐米酒

一直喝，然後劇本一直寫，一個晚上，一本劇本就寫好了。那些歌仔戲

的劇本，歌仔戲的劇本跟電影劇本不一樣，歌仔戲都是在舞台，電影劇

本，普通電影就有外景、內景之類的。那個洪信德頭腦很好，他可能知

道故事，一個晚上想一下就寫出來了。 

主訪者：你說電影的劇本跟歌仔戲的劇本不一樣，是怎麼樣不一樣？ 

林贊庭：不一樣喔，歌仔戲都在舞台，電影劇本如果要在山上就要去山上拍，要

海就要去海邊拍，電影也不能做一個佈景像是在海的旁邊拍。 

主訪者：所以他已經能夠變通了對不對？ 

林贊庭：對。 

主訪者：您跟李泉溪也拍了很多片，台語片。 

林贊庭：對，我們是好朋友啦，他也台中人（正確應是雲林北港）嘛。他還沒拍

電影以前，是在何基明那裡，就常常來中影，何基明的片廠，華興製片

廠，就在我們中影差不多開車只要十幾分鐘而已，走路差不多 3、40 分

鐘，這樣來來去去，所以跟李泉溪滿熟的，也差不多年紀啦。他那時候

就歌仔戲（電影）拍多了，就自己當導演。他剛開始好像是《誰的罪惡》，

那時候陳淑芳啊，現在陳淑芳年紀這麼大了，那時候陳淑芳還是小女孩，

藝專第一屆剛畢業，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啊，以前叫藝專，她是第一屆

畢業的。 

主訪者：她是誰找來的啊？你是去學校自己找她來的嗎？ 

林贊庭：那時候，陳淑芳好像是九份人，我記得是九份人。《誰的罪惡》監製，

就是出錢的人是九份人，可能是這樣的關係，就把她請來當《誰的罪惡》

的女主角。 

主訪者：就把她請來。 

林贊庭：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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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片興盛時期拍攝歌仔戲電影★ 

主訪者：您那時候在拍歌仔戲片時，作法應該跟一般電影不一樣，對不對？ 

林贊庭：不一樣，完全不一樣。歌仔戲就是完全是歌仔戲的表演，電影是電影的

表演。還有，電影的背景，海就是海、山就是山，歌仔戲就一個布幕，

布幕的前面，完全不一樣的。 

主訪者：燈光要換嗎？ 

林贊庭：燈不用換啊，歌仔戲就是舞台燈光照好，從頭到尾都是照舞台，它也沒

有日景夜景啊，沒有啊。夜景是那個光線，日景也是那個光線。電影就

不一樣了，電影夜景就要弄得暗一點，日景就弄亮一點這樣。 

主訪者：但是它也是有分鏡啊，它也是一場、一場的啊 

林贊庭：你是說把歌仔戲拍成電影唷。有啦，它也有分鏡啦，《薛平貴與王寶釧》

也是有分鏡，導演何基明也有分鏡。但是大部分……咦？《薛平貴與王

寶釧》也是用中影的片，有，王寶釧騎馬，都是用真的馬，去后里，后

里那時候有一個養馬的軍隊，就跟他們借馬來拍。 

主訪者：你有沒有參與過歌仔戲的電影？ 

林贊庭：沒有，我沒有。那個時候歌仔戲，社會觀感都會覺得比較低階，我都沒

參加那個。 

主訪者：但是你這裡面寫的《狄青大戰八寶公主》（1962），這是不是都歌仔戲？

《五虎平南》（1962）。 

林贊庭：拍那個，差不多是歌仔戲，歌仔戲（電影）跟實景一半、一半。那個是

台語片第二期的電影，第一期電影之後日本片進來，還有那時候台語片

拍得很潦草，觀眾失去信心，最後沒人看，就沒落了。第二期……，剛

好第一期沒落時我去當兵，當兵回來，當兩年兵回來，就八二三砲戰，

我那時候是在金門。八二三砲戰回來之後，台語片第二期的電影開始，

就跟李泉溪，李泉溪那時候在想說要怎麼做起來？要如何省（底）片，

第一，不要花錢，以前何基明的歌仔戲（電影）都是在佈景，李泉溪說

這樣不行，就去霧峰，霧峰有一個戲院，好像叫中華戲院的樣子，就把

戲院租下來，歌仔戲（電影）還是什麼都是搭景的，要什麼景的話，變

成說家裡面就是家裡面，要什麼就（搭）什麼，都是搭景的，要外景就

去外景拍，要海就去海邊拍。10 天拍一支片喔，歌仔戲班，一班，唱

歌仔戲的，一班是 40 天，這 40 天是怎麼用呢？40 天拍 3 支片喔，第

1 支片是誰，周天素拍的，第 2 支片是鄭錦洲拍的，第 3 支片是賴國材

拍的，拍 3 支片喔。怎麼拍？早上拍、中午拍，晚上也拍，都去霧峰的

花園啊，還是那邊的溪，都利用那邊的（景色），10 天拍一支、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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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支。 

林贊庭：李泉溪很厲害，3 支片 40 天，他都從頭跟到尾。我們攝影受不了啊，

就我跟洪慶雲，有沒有？那位攝影師洪慶雲，現在還在，大我一歲。我

跟洪慶雲兩個，洪慶雲拍 1 支，再來第 2 支我拍，第 3 支又洪慶雲拍，

我們 3 位攝影師拍 3 支，李泉溪拍 1 支。剩下的 10 天做什麼呢？配

音，就去中影。那時候就跟中影說，底片要在中影沖洗，我們就能去外

面拍片，剩下 10 天就錄音，錄音就這 10 天，把 3 支片的音都把它錄

好。在霧峰拍很多，一百部片都在那邊拍。 

主訪者：霧峰有跟你們收租金嗎？ 

林贊庭：有，霧峰，租金是只有戲台有收租金，林家花園沒有收租金。林家花園

就跟我們去公園一樣，他們林家弄得很好，跟公園一樣。利用那些山，

霧峰的山，還有兩條溪，烏日溪，在溪邊那邊，10 天拍一支片。台語

片第二期的電影就在那邊拍起來。拍起來之後，台北人看我們第二期片

開始了，就開始在北投，在北投開始拍第二期。台語片第二期就很多人

拍了，那時候，好像日本片禁片的樣子，日本片沒有進來，沒有片子好

看，只有台語片，在北投拍，拍很久，差不多拍 3 年。 

主訪者：您也有被請去北投拍，對嗎？ 

林贊庭：在北投拍很多。 

主訪者：您印象最清楚的是哪一部？ 

林贊庭：叫做迎賓閣，迎賓閣，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名。也很寬，占地很寬廣，

裡面也有類似像大廳那樣，也有客房，去那邊都拍時裝片，客廳也有、

書房也有、客房也有，什麼都在旅社，景改一改就拍了，在那邊拍也很

方便，15 天、不到 20 天就可以拍一支時裝片，台語片第二期的。 

主訪者：也是在北投？ 

林贊庭：北投，第二期的。 

主訪者：20 天，差不多 20 天一部？ 

林贊庭：差不多 20 天拍一部。 

主訪者：我再追問，你那時候在戲院裡面拍片，燈光都是已經打好的？ 

林贊庭：沒有啦，也是跟你們這個一樣，那時候比較簡單，用燈泡這樣。 

主訪者：就是沒那麼複雜，不過燈光也是要換就是了？不同的鏡頭，也要再換燈

光是嗎？ 

林贊庭：對，換一個鏡頭，燈泡就要再換。 

主訪者：攝影組跟燈光組、錄音全部你們有多少人？ 

林贊庭：那個時候一個攝影師，攝影組一個助理這樣。燈光師好像是三個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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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師跟兩個助理，三人，差不多就五個人而已。 

主訪者：收音的人呢？ 

林贊庭：五個人。那個不用錄音，那時候不用錄音。 

主訪者：不用錄音喔。 

林贊庭：不用錄音，對。還有一個場記啦，這樣。 

主訪者：那時候場記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林贊庭：場記也是跟你們一樣，所有演員講過的台詞，看有沒有對，如果不對，

場記就會說不行，如果可以，他就會照著寫上去。 

主訪者：他需要去算呎嗎？底片拍多少，他需要去算嗎？ 

林贊庭：還要計算時間，「預備、Camera」，他就算一下，「Cut」，看這顆鏡頭拍

幾呎這樣。 

主訪者：場記需要打板嗎？ 

林贊庭：不用，不用。 

主訪者：因為沒聲音？。 

林贊庭：只要像這樣的板就好了，打板不需要「啪」這樣。 

主訪者：之後來台北拍台語片，編制也是一樣嗎？ 

林贊庭：編制也是差不多這些人。在台北拍片不用錄音，只有攝影組，一個攝影

師，然後兩個助理，有時候三個助理。再來就，不用錄音。還有一個拍

照的。 

主訪者：那時候在台北拍片，都是實景拍片對吧？ 

林贊庭：用實景拍片，沒錯。 

主訪者：那時候在拍片的過程是演員先演一次，你們才決定怎麼拍？還是導演已

經想好了？ 

林贊庭：沒有，導演都安排好了，導演劇本看一看之後，這個演員要坐在哪裡、

這個演員要怎麼走，導演就跟他們說：「你們怎麼走、怎麼走。」這樣。 

主訪者：攝影師才去決定攝影機要擺在哪邊嗎？ 

林贊庭：大家在試戲時，試時，攝影師才會移來移去、決定最適當的位置，才會

開始拍攝。 

主訪者：就是說演員先走戲，然後攝影師再來抓鏡位這樣？ 

林贊庭：對，這樣。 

主訪者：是誰決定要拍多少，比方說一場戲有三顆鏡頭，是導演決定的嗎？還是

攝影師？ 

林贊庭：對，是導演決定。攝影師沒有這個權力，這場戲要有幾顆鏡頭，遠景還

是近景，有的比較會寫劇本的人，就都會寫在上面。一般劇本都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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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還是近景都沒寫，遠景、近景都是導演自己看完劇本之後，再自己

做決定的。 

主訪者：我們上次有聽林福地說他有畫分鏡表，你有看過嗎？以前的導演會畫分

鏡表嗎？ 

林贊庭：很少，現在的導演很少了，畫分鏡表的導演很少。 

主訪者：所以等於是你們都現場直接來就是了。 

林贊庭：分鏡表畫得很好的就是誰，我拍那麼多支片，一等好的是白景瑞，白景

瑞當然以前是在義大利有學過電影的，可能也有跟人家拍過電影，他比

較正統、仔細，演員的近景、遠景、角度什麼的，他都會畫。 

主訪者：所以那時候在拍台語片，但是你還在中影，在台中的中影嗎？還是已經

到台北來了 

林贊庭：有兩個時期，早期第一期都是台中的中影。第二期，台中的中影也很久，

雖然台中廠移到台北外雙溪，但是沖印的部分還是在台中，那時候的台

語片還是在台中做很久。我們攝影組先移到台北，但是我們都是拍國語

片，不是台語片，那時候台語片跟國語片還分得很清楚。 

 

★投資大都沖印廠到跟白景瑞搭檔★ 

主訪者：為什麼後來你決定要做大都沖印公司？你不是拍《怪紳士》（1963）時，

已經跟洪慶雲來做大都了？ 

林贊庭：不是，那是台語片。那時候有分等級，台語片是……，台語片跟國語片，

國語片是高一個等級，台語片是低一等級，我有資格當台語片的攝影師，

但是沒資格當國語片的攝影師。如果我在拍國語片是當助理，拍台語片

我就可以當攝影師。再之後就是，他們……永久……那時候工作都永久的，

那永久在那裡，他如果沒走 我也升不上去這樣。 

主訪者：所以你才會去辦大都沖印公司嗎？是因為你也沒升不上去？ 

林贊庭：大都是這樣啦，大都完全是周天素和蔡秋林，還有跟李泉溪，他們想的

啦。他們說沖洗在台中不方便，那時候，我們都搬來台北了，說沖洗不

便，那我們乾脆在台北設置一個沖印廠，不要給公家公司，因為公家公

司比較麻煩。公家時間到了就不給你做了，時間到了，我就休息了，我

不會幫你沖。台語片的人要趕快、要趕時間，他們就開始覺得不方便，

陳棟就說：「不然我們就自己來開一個私人的沖印廠。」陳棟是中影一流，

做到主任，他做技術主任兼沖洗，陳棟說：「好，為了這些人，我自己

來設置一個私人的沖洗公司，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可以沖洗底片。」他才

又設置一個大都，大都影業公司，他就設了一個公司。那時候加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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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加入的人有陳棟、洪慶雲，那時候我也有加入，跟洪瑞庭，不是

洪瑞庭，是林焜圻，林焜圻也加入，還有涂秋林，阿欽、陳木欽，都是

以前電影公司的人，以前中影的人這樣，陳棟說：「我們來設置一間公

司。」覺得說這個好賺的，可以讓我們賺一些錢，然後我也加入了。加

入的也有買機器，也有買攝影機、也買了燈光，也聘請了很多人，一窩

蜂的人，電影公司也是很大，開幕很盛大，我們做到那個程度。 

主訪者：您可不可跟我們說您拍《怪紳士》，你不是說這部片是跟大都合作的？ 

林贊庭：對。《怪紳士》（1963）就是說，後來那時候叫藝專，現在的台灣藝術大

學，板橋的藝術大學，那時候叫藝專，台灣藝專。設立公司就去找學校，

藝專第一期的學生都不錯，在電影界很不錯，像最近剛過世的那位，拍

了很多片，也是藝專第一屆的攝影師，也是在中影的。但是台語片有個

缺點，就是限制，都是低成本，都低成本。藝專第一期的畢業生，對電

影的貢獻也是很大，演員方面還是導演之類的。那個導演叫什麼名字？

沒多久前才過世的，拍很多軍事片的那位導演。 

主訪者：丁善璽。 

林贊庭：丁善璽也是藝專第一屆的。我是說大都第一支片，是藝專一對兄弟叫做

桂治洪和桂治夏，他們也是藝專第一期的，兩個兄弟，他們想的故事、

想的劇本，都是他們兩個兄弟想的，他們就來找我，「好，我來幫你們

拍。」那時候我也剛從日本回來，說「好，我幫你們拍。」拍一拍，拍得

不錯，就第一支片給陳棟洗，大都的董事長叫做陳棟，給陳棟洗，陳棟

就洗那支片，洗得也不錯。洗完之後，在士林的光華戲院就放給片商看，

片商大家就說：「這樣我們以後台語片就不用跑到台中啊，不用跑到台

中給中影，我們在台北就好了。」之後五個股東，就是我、洪慶雲，還

有一個陳棟，還有一個涂秋林，洗片的，還有一個魏木金，6 個人，還

有一個廖繼耀。廖繼耀跟涂秋林是洗片的，陳棟是洗片的專家，他們這

三個就組成大都了。我那時候剛從日本回來，我也加入他們，那時候要

怎麼加入，那時候有買一台機器，買一台 Arriflex 攝影機，我跟洪慶雲、

李泉溪，我們 3 個買一台 Arriflex 攝影機，還有周天素 4 個人，我們就

拿 Arriflex 去大都當作股份，再補一點錢，就成立大都了。 

林贊庭：中影知道這件事，他們其他那些人，陳棟那些人都準備要離開中影，要

專心做大都。只有我那時候腳踏兩條船，那時候是廠長把我叫去的，他

說：「林贊庭，我跟你說，我現在講不是廠長，我現在講是一個朋友的

立場跟你說，我說中影把你送到日本去，學彩色攝影回來，你現在身上

有這個技術，你在大都做黑白片，有什麼前途？這是第一。第二，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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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應該啦，中影培養你，也等於花很多錢，一個人腳踏兩條船，你應

該要放棄一個，做人不是這樣的。」他是很友善地跟我說的，雖然是廠

長，我那時候是下面的人。我回家跟太太討論了一下，也是不對，我那

時候也沒拿到金馬獎什麼獎的，我的理想：「好，我如果能做一行，就

一定要把那一行做到好，我要拿個獎，當個有名的人。」我太太也同意，

後來我就放棄，大都那邊放掉了，把股金，我那時候賺大概 2 萬塊，還

有 5 萬塊是拿 Arriflex 攝影機去投資，還有拿一部分的錢，我拿回來時

是拿 7 萬塊，賺 2 萬塊，短短的半年，賺 2 萬塊。我就遇到了白景瑞，

那時候廠長很好，龔弘，不是龔弘，楊樵，楊樵是之前中國電影製片廠，

不是啦，楊樵是台灣電影製片廠的秘書，秘書之後來中影做廠長，廠長

之後又回去……那個空難（1964）摔死的台製廠那位廠長，龍芳摔死之

後他升起來做廠長，楊樵就跟白景瑞介紹。楊樵說：「你日本回來，你

還是當小攝影師，你都沒有彩色片拍，我跟你介紹一下，我跟你介紹一

個人。」去國聯拍《菟絲花》（1965），拍完回來有點名氣了，就遇到白

景瑞，他說：「林贊庭，我的拍法不一樣囉，我是拿新的方法，不能以

前那樣用軌道車這些東西，我用手拿著拍。」後來就跟他拍了《寂寞的

十七歲》（1968）那部片，我就把大都辭掉了，開始跟白景瑞搭檔拍。

跟白景瑞搭檔，白景瑞的片都是我拍的。 

 

★至日本當翻譯趁便學習電影攝影★ 

但是那時候我剛從日本回來，我就……日本（來台）拍了 70mm 的電影

《秦・始皇帝》（1962），我們台灣沒有 70mm 的電影，我們台灣只有

35mm，拍 70mm 的，中影就派我：「你會講日文，不然你去日本學一

下 70mm。」怎麼可能，我們台灣沒有這個設備，但是有一些演員，他

們（日本）來台灣拍片時，我們的演員加入他們一起當演員，這下慘了，

他們要回去日本，我們的演員看怎麼辦，如果回去日本也要拍內景，內

景要連戲啊，連戲也需要這些演員，這些演員如果要去，看要怎麼辦才

好？ 

主訪者：他們都不會說日文？ 

林贊庭：對啊，都不會講日文，中影才說：「不然好啦，林贊庭你跟他們一起去

好了，你會講日文。」他們就派我跟劉藝，劉藝也是當副導演，「劉藝去

學導演、林贊庭去學攝影，順便去當翻譯。」我就帶著一群人去日本，

去完成日本 70mm 的《秦・始皇帝》。那個影片這麼寬，70mm，拍是

用 65mm 拍，印是印成 70mm 放映，出來放在大銀幕上。我就帶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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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演員去，很麻煩，導演跟他們說，我就要幫他們翻譯，翻譯之後還不

知道他們聽得懂聽不懂，又要說國語，那時候去日本也真的是很辛苦。

去了日本之後，我們中影是跟日本大映電影公司，大映是大公司，日本

的一等一的大公司，第二大的公司是日活電影公司，日活也很大，跟日

活還有合作拍片，拍《金門灣風雲》（1962）。那時候也說缺翻譯，那時

候要去日本很困難，我辦好去日本，我如果回來一次，還要再出去，又

要再辦一次，多麻煩，那時候我剛當兵回來，還有一個兵役在，公司就

跟我說：「你不要回來了，你在日本就好，你跟日本人去學電影。我這

裡拍片結束，你再過去幫我剪片。」我再去幫忙他們剪片。 

主訪者：在日本嗎？ 

林贊庭：《金門灣風雲》，《金門灣風雲》拍完，《金門灣風雲》也很有名，王莫愁，

台灣出王莫愁（女主角），日本派出石原裕次郎（男主角），這兩個都是

有票房的，算是大作品，我就留在日本，那些演員都回來了，我一個人

留在那邊，等他們日本的片拍完，回去日本、再剪輯然後配音。配音時

也很麻煩，有一個中文版跟日文版，因為《金門灣風雲》劇情不一樣，

《金門灣風雲》是說有一個金門灣，在金門有個女孩子跟一個日本記者

戀愛結婚，我們是圓滿、兩人結婚。日本版是不一樣，那個記者最後過

世了，它是真實的故事，原本是日本記者，那時候的金門砲戰，他們去

那邊訪問，訪問時那個日本記者被炸彈炸到才死在金門。 

主訪者：為什麼要拍兩種版本？ 

林贊庭：就是兩個版本，我們就為了要好，要圓滿，王莫愁跟日本人最後結婚，

我就在那邊為了剪接，忙到天昏地暗，我就多待了三個月，我有空時就

去看他們拍電影，也不錯啦，在那邊學一些日本拍電影的技術之類的。 

主訪者：我在書上有看到很多你說有關日本人拍片的方法，想說請你來為我們比

較一下，日本拍攝方法跟那時候台灣人，因為我們台灣才剛開始在作彩

色電影，對不對？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林贊庭：我覺得，當然他們比我們還先進，所以，劇情方面我是沒有太注意，所

以技術方面，他們比我們台灣進步很多。第一，那時候台灣的彩色片，

剛剛黑白片開始，慢慢才開始進入彩色片。那時候中影的《蚵女》（1964），

中影也還沒開始拍攝彩色片，那時候中影還沒開始拍《蚵女》，中影也

還不會拍攝彩色片，只有中國製片廠（正確應是台灣省電影製片廠），

台製廠拍了一支片《吳鳳》（1962），《吳鳳》彩色片，《吳鳳》也是跟日

本人合作，叫日本人來當攝影師，才去拍《吳鳳》，我就是去學彩色電

影怎麼拍。那時候我們台灣，也不是說比較落伍啦，比較沒膽啦，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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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彩色片不到那個色溫，就不敢拍了，擔心顏色會跑掉，不是真實的顏

色，白天就要等到 10 點之後，太陽很大、色溫到了，才敢開拍。拍、

拍、拍到下午 4 點時，太陽要下山了，色溫降下來就又不敢拍了，拍出

來就會紅通通，就不敢拍。我在那邊做，跟日本人學，我就會講日文，

日本人也不錯，派給我一項工作，我要做什麼？日本人的助理才三個，

我當第四助理，小助理，我就去扛機器，扛 Mitchell 攝影機，他看我

扛機器扛得不錯啊，日本人就給我扛機器了，平常就扛電池，扛電瓶這

麼大顆，我也跟他們一起工作啊，總是也要負點責任，幫忙一起工作。

我在等什麼？等日本他們（在台灣外景）拍攝回來，這段空閒時間，就

在日本當助理，跟他認識當助理，那時候讓我學習到很多事情，學彩色

片。 

主訪者：像那時候日本人，因為彩色片打光應該是跟黑白片不一樣，對嗎？ 

林贊庭：說一樣是一樣啦，只是差打光，怎麼說，比較仔細啦。比方說比較暗的

地方，他們就要去補一些光。後來我才感覺到我們中國人膽子太小，太

像美國的方式，我們都學美國人做的，比較沒有，我們那時候跟美國比

較有往來，跟日本的技術比較沒有往來，都跟美國技術。再來，那時候

彩色片出來是柯達公司，柯達公司常常來跟我們台灣合作，都用美國方

法。我去日本看就不一樣，他們日本人比較大膽，他們早上也拍、黃昏

也拍、晚上也拍，我想說日本人這樣大膽，這樣可以嗎？我就想說：「好，

我要跟他們學看看。」我就去當第四助理，第四助理拍完之後，這支片

拍完之後，我就跟著大助理，第一助理，我就巴結他，我就跟他去沖印

廠，洗片廠，要印片，我就看他們在搞什麼鬼，不然黃昏在拍，早上早

早也在拍，中國人都不敢拍，日本人怎麼敢拍？我就要去看（片）印出

來會長怎樣，就跟過去看。 

林贊庭：人家他們是會的，當然的，他們會調光，他們會用色鏡，彩色片嘛，他

們用色鏡去調那個顏色。他們也很進步，怎麼調色，螢幕也會馬上看到，

就這樣決定，然後就印了，出來一支片也是一樣，我們台灣人不敢拍的

片，他們拍起來也是很漂亮。我就從日本學了這套回來，去遇到誰呢？

還好遇到白景瑞，白景瑞導演，你們知道嘛。白景瑞是一個（報社）記

者，他對電影也有興趣，他去義大利，擔任電視記者之後，他自己去義

大利電影公司，就去讀電影。讀回來就到中影。中影那個時候剛開始，

台灣剛開始在拍台語片，不是，拍彩色片，大家都很有規矩啊，照柯達

公司的規定在拍，不過拍得如何，早上 10 點才能拍，然後下午 4 點就

要收工了，一天也沒做到什麼工作。我跟白景瑞就想說：「台灣拍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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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滿浪費的，時間這麼多都不工作，都在休息。」他就是把他從義大利

寫實的方式，那時候台灣的攝影師都比較怕死，都用三腳架，站得好好

的才敢拍。他從義大利回來的人，攝影師都是用手拿著的，走著拍啊，

人走到哪就拍到哪。我也是從日本有學到這點，日本有一間叫做日活，

日活電影公司是戰後成立的新公司，所以都找一些年輕的導演、年輕的

攝影師，所以很敢衝，像我說的七早八早就開始拍了，晚上、黃昏也拍。

我就是學了這套回來，我跟白景瑞說，白景瑞說：「我也是這樣喔，我

也是要這樣，我們也是傍晚要拍黃昏，我們就去外面拍。」不會想說，

現在這些老人都用搭景，都用佈景搭景啊，用燈光做出黃昏的氣氛，他

說這樣很浪費錢啦，我跟白景瑞就是照這樣，（攝影機）手持拍，手拿

著或是坐在汽車上一直拍，移動車那樣。我就拍了一支《寂寞的十七歲》

（1968），第一支片，第一支拍出來，彩色片給大家看，大家說：「哇！」

在拍時大家都說：「這個林贊庭，可能是瘋子，這樣拍可以嗎？一定不

行的啦，那不行的，這個瘋子，在幹什麼。」結果我們兩個拍出來，在

第 6 屆金馬獎他就得了最佳導演，我得最佳彩色攝影，我就是從那支

片才起家的。 

主訪者：那時候你用那一台機器，你還記得嗎？你說你拿在手上的。 

林贊庭：拿在手上的，沒有移動車，我就趴在汽車引擎的上面，我就趴在那裡，

不錯啦，巾帛這樣綁起來，車子就這樣，柯俊雄就開車這樣，開啊、開

啊，我就跟著拍。不然以前拍都用移動車，哪有這麼長的移動車可以去

拍？ 

主訪者：我重複一次，你說那個鏡頭你是趴在引擎蓋上面，柯俊雄開車？ 

林贊庭：對，柯俊雄開車，還下雨，下大雨啊。消防車在旁邊，消防車一直噴水

啊，雨刷這樣刷，如果你有空，去看看《寂寞的十七歲》那支片。 

主訪者：機器不怕淋濕嗎？ 

林贊庭：機器濕掉沒有關係啊，機器包著就好了，只要留鏡頭出來就好，其它包

著就好了。機器都是用 Eyemo 的，用那個小台機器，那時候都是用

Eyemo，Eyemo 100 呎我那邊也有，100 呎的這樣拿著的。 

主訪者：剛剛說的都是彩色的部分才這麼保守嗎？ 

林贊庭：對。 

主訪者：那回去到台語片的時代也這麼保守嗎？還是台語片都亂拍？ 

林贊庭：後來，台語片也是很可憐，可以說被彩色片拍倒了。因為我們台語片就

是說，比較低階的人在看，一些務農的人或普通做事的人，普通有錢的

人都不看台語片，都看日本片或是洋片。之後就有三七五減租，還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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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耕者有其田，這些我們說務農的人、比較窮的人才慢慢有錢。在那

個社會中，才慢慢有錢，看片的人才比較多，看片的觀眾越來越多，多

一個娛樂。台語片起來之後，歌仔戲就沒落了，不然以前的人都看歌仔

戲，結果歌仔戲就沒了這樣。 

主訪者：但是你們那時候拍台語片也比較簡單嘛，對不對？ 

林贊庭：有，台語片比較簡單，像台語片有一個限制啊，本錢（成本）的限制。

我記得，台語片時，我們拍一支片才 35 萬還是 36 萬，就是一天只能

花 1 萬塊而已。沒有，不是一天，10 天就要拍完、10 天就要拍完，有

一定的錢啊，也不能花很多錢，所以攝影師根本沒有要求的餘地，都是

照導演說的，要這樣就這樣去拍。老闆都會坐在旁邊看，花很多錢他也

會……。電影的開始就是經歷一段，怎麼說，很困難的日子。 

 

★《双面情人》特殊拍攝技巧★ 

主訪者：你有拍過辛奇的《双面情人》（1965）嗎？ 

林贊庭：我，辛奇，我拍比較少，辛奇的電影都找洪慶雲。辛奇那時候在台北，

那時候我在台中，所以要跟辛奇作攝影跟導演的關係比較遠，就是他常

常台北拍的片子，拿到台中錄音才認識的這樣。不然我們私交很好，後

來我搬到台北，常常在一起，尤其是後來成立一個「台灣影人協會」，

辛奇做理事長這樣。 

主訪者：你可以說一下你拍《双面情人》（1965）嗎？聽說有很多新奇的拍法，

用疊印的方法去拍奇峰變身？ 

林贊庭：那是一部叫做《化身博士》（1887）的片去改編過來的，一個普通人的

臉，一直變、一直變，變成像一個鬼的臉出來，鼻孔、眼睛都變。一個

鏡頭就要拍半天，拍半天喔，拍三秒鐘的普通臉，就要再化粧，再拍三

秒鐘，再化一點，鼻孔就弄比較長，嘴弄那個……，拍一個鏡頭要差不

多半天，就慢慢拍，用 Mitchell MarkⅡ大台攝影機，拍成那樣接起來，

就一直變、一直變。聽說底片找不到，我跟辛奇有去找片，找不到，那

支片找不到了。 

主訪者：所以他在拍時是照拍，但是在沖印時疊印？ 

林贊庭：不是沖印，攝影啦，現場啦，所以拍一個鏡頭要花一個上午，化妝什麼

都不一樣，化妝要一直變、一直變，變一次差不多要做 15 個鏡頭，15

個鏡頭。你要平常的臉，第一次拍平常的臉，第二次拍，要有一點改變，

第三次要再變一點，第四次要再變一點，要變 15 次，要化 15 次的粧，

而且演員都不能動， 動一點就要再畫妝，攝影機不能動，要 15 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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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機在拍時，要做 Fade in、Fade out，這樣才不會感覺到在變時，有

太大的變化。 

主訪者：這算是重複曝光嗎？ 

林贊庭：也算是重複曝光，差不多是重複曝光啦。不是，跟重複曝光不一樣的是，

用 Fade in、 Fade out 的快門去變化這樣。可惜那支片，花了很多工

夫，那支片在林摶秋的，玉峯片廠拍的，在那拍內景。 

主訪者：老師我很好奇，那個年代會想到這樣拍，因為這種方式現在有人有繼續

在用，但是在那個年代，會想到這種拍法，老師你是去日本學的還是自

己想的？ 

林贊庭：台語片當時沒有人這樣拍的。 

主訪者：是你自己想到的？還是去日本當小助時學的？ 

林贊庭：我看一支片叫做《化身博士》（1887），他就是一位醫生，晚上時間一到，

自己就完全變身了，有時出去做好事情，有時去做壞事，有一個這樣的

故事，有一個這樣的影片。不過他的劇情不一樣啦，就是那種方法，他

變的那種方法，有那種方法。 

主訪者：你是自己試這種方法的嗎？就是你剛剛說的那種方法，是你自己嘗試去

做的嗎？還是… 

林贊庭：那時候當攝影師，大家都知道這樣做。 

主訪者：會害怕失敗嗎？做不好？ 

林贊庭：失敗就重新做一次，有失敗過一次呀，這 15 次，如果說這 15 次，其

中失敗一次的話，就全都不能用了，就要再重新弄。 

主訪者：結果那天有失敗嗎？ 

林贊庭：拍那支片，那種鏡頭，也有不少鏡頭，差不多出現有 5、6 次，拍了 5、

6 次。要拍很久，就在玉峯片廠慢慢拍，那個老闆很好，那個老闆他，

他是跟《後街人生》（1965）老闆同一位。 

主訪者：是三友嗎？ 

林贊庭：是三友，對，是三友。 

主訪者：那《後街人生》呢？你可以說說看嗎？這支影片現在找不到了，沒人知

道故事，也沒人知道說拍起來是什麼樣的風格，你還記得嗎？ 

林贊庭：《後街人生》是這樣的，在哪裡呢？，在艋舺，在艋舺拍的，艋舺現在，

現在都拆掉了，艋舺的老街，有一個很像貧民區一樣的地方，比較貧窮

的人住的街區，整部片都在那裡拍。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

拍的，我記得白景瑞的《再見阿郎》（1999），我也帶他去艋舺那裡拍，

《再見阿郎》那支片也是在那裡拍。他也利用這支片諷刺一些……，以



 

 30／第36頁 

 

前日本有，沒有……，日本也有《後街人生》，有一首歌《裏町人生》現

在還聽的到，劇本學那首歌，日本也有這種片。 

主訪者：辛奇怎麼會想要去找那部片，你知道嗎？ 

林贊庭：不知道，他不知怎麼想到。那時候《双面情人》（1965）那支片也花了

不少錢，那時候要跟中影借 Mitchell MarkⅡ攝影機，因為 Mitchell 

MarkⅡ才有辦法讓快門關起來，不是快門啦，感光板，關起來、再開

起來才有辦法，一般的機器做不到。所以跟中影借機器，借一天，一天

就要 1 萬塊，那時候 1 萬塊是很大的錢，還用了 4、5 天有喔，就我攝

影的嘛，每天在那邊等鏡頭，等化粧，等好然後再拍，拍好了再化粧，

再拍、再化。拍是一下子就好了，就是化粧，燈也都沒動，只有放在那

邊而已，就是化粧要一直化，一直變化下去。 

主訪者：那時候拍那部片票房好嗎？ 

林贊庭：我知道的也沒說很好啦，但也沒有虧錢，辛奇拍片也都不太會虧錢啦，

那種導演出來，觀眾都愛看。 

★與林福地導演合作《夕陽西下》跟《琉球之戀》★ 

主訪者：你還有跟林福地去琉球拍《夕陽西下》跟《琉球之戀》？ 

林贊庭：有、有。 

主訪者：那是你們第一次合作嗎？ 

林贊庭：第一次，我跟林福地第一次合作，就那兩支片而已，我就沒有跟他合作

了。那時候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約？老闆的關係還是怎樣？那是彩色

片，那時候台語片拍彩色片很少，而且也沒說台語，換了配音說國語，

變國語片了。 

主訪者：那部片是跟日本合拍嗎？ 

林贊庭：有，就是那個老闆，那個老闆就是基隆遠東戲院的，現在應該還有喔，

他就是之前遠東戲院的老闆。他跟日本的關係也很好，第二，他做影片

之外，做戲院之外，也有賣台灣的菸草，抽菸的菸葉，曬乾之後寄去日

本，他在做這個生意，所以他跟琉球的關係很好，才去琉球拍。 

主訪者：那是台語片還是國語片？ 

林贊庭：國語、國語，那時候都講國語。彩色片，講國語。那時候台語片也差不

多沒落了，沒人看了。  

主訪者：你那時候去琉球拍，多少人去？ 

林贊庭：陽明也去、奇峰也去，張清清，還有奇峰的女朋友也去，那些人現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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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找得到喔，看一下舊片的紀錄，演員還查得出來，但這些片沒留著了，

可惜。  

主訪者：兩支片是一起拍喔？ 

林贊庭：同時拍，對。就是去，今天演員化《琉球之戀》的粧，明天那個景，就

化《夕陽西下》的粧這樣。拍就不一樣，同時拍攝沒關係的。  

主訪者：日本那邊有出什麼？ 

林贊庭：日本那邊好像也有新片名，好像有合作還是沒合作，我就不知道，台灣

也有做過啦。 

主訪者：那時候拍多久阿？《琉球之戀》。 

林贊庭：拍兩個月。 

主訪者：都在那邊？ 

林贊庭：都在那邊。那時候我們台灣戒嚴啊，海邊不能拍，海邊都不能拍，我們

就去海邊租一間房子、租一個旅社，專門都拍海邊的景。 

主訪者：就是在那邊專門拍海邊的景？ 

林贊庭：對啊。 

主訪者：那是你第幾部彩色片，你還記得嗎？ 

林贊庭：那時候，我拍第一部國聯的片，第二部拍《還我河山》，拍《還我河山》

之後去的，我拍第三支的樣子，第三支片，那支片。 

主訪者：那時候你已經升做中影的攝影師了？ 

林贊庭：對，做中影的攝影師了。 

主訪者：因為剛好我們有看到幾幕，覺得很美。 

林贊庭：你看幾幕，整個沒看到喔？ 

主訪者：沒有，現在剩一本而已，很美，因為那個地方，可能那個地方，色彩也

很好看。 

林贊庭：色彩好看。  

主訪者：那是真的黃昏拍的嗎？ 

林贊庭：黃昏，對。  

主訪者：都是斜斜的太陽時拍的？ 

林贊庭：對。  

主訪者：不是打光的？ 

林贊庭：不是打光，都是太陽。 

主訪者：所以那個時候你已經從日本回來了？ 

林贊庭：對，那時候我已經從日本回來了，已經從日本回來了。我去拍《夕陽西

下》之後，拍《還我河山》，再來就跟白景瑞拍，拍那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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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者：像那個時候在拍片啊，導演會不會管攝影師管很多？ 

林贊庭：沒有啊，像林福地就比較相信我們，不會說，他說這邊拍，拍大小、近

景還是遠景，拍到幾個人，其它都我們攝影師自己決定。 

★與多位國語片導演合作經驗★ 

主訪者：因為你跨足的時間，你拍電影的時間很長，我們也有看到後來你也有跟

萬仁合作過嘛，對不對。 

林贊庭：對。 

主訪者：所以說你已經跨足到新電影時代，1980 年代，新電影時。那時候拍電

影的方式應該跟以前不一樣，對不對？ 

林贊庭：以前是，以前是比較聽，以前是比較聽，像專制一樣啦，導演說這樣就

這樣。後來攝影師，像林福地、白景瑞都比較尊重攝影師擺的角度，不

會像以前台語片時代，以前說這裡就是這裡，camera 這裡就是這裡這

樣。 

主訪者：所以台語片時，其實是比較嚴格是嗎？導演決定的事情比較多？ 

林贊庭：對，台語片是……。我拍片，導演是不太敢改我的鏡頭啦、改我的角度

啦，不然有的台語片的導演，比較常在改角度。 

主訪者：您後來還有拍陳耀圻的片？ 

林贊庭：陳耀圻有，我跟陳耀圻也拍過幾片。陳耀圻是好導演，他是真的去美國

讀電影回來的人，可惜他電影就拍不多，後來就做自己的事業還是什麼。 

主訪者：因為他也拍很多啊，他那時候幫永昇影業公司拍。 

林贊庭：對，永昇。沒有，他回來拍三、四年之後就沒有拍的樣子。他跟林文錦

也有拍一些，跟林文錦。 

主訪者：劉家昌呢？你跟他拍很多。 

林贊庭：劉家昌我跟他拍很多，我跟他去韓國啦，跟他拍很多。 

主訪者：聽說他在拍很快？ 

林贊庭：很快，他很快。劉家昌也很聰明、很內行，他會跟攝影師說這個角度從

這邊拍，那個角度從那邊拍，他自己就會了。 

主訪者：我之前有聽一位前輩說，他說劉家昌在拍片時，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就是因為他燈光都好了，他就是一號燈、二號燈、三號燈開了，就可以

拍這裡，那如果拍那邊，就開那邊的燈？ 

林贊庭：沒有，我跟他拍不是這樣，他也沒有管到技術部分，他只有管演員之類

的而已，他對打光，有啦，有角度，他會來看，看這個角度，有沒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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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劇本的意思的角度，比如演員的近景這樣。打光，他不會去干涉。 

主訪者：但是他為什麼動作這麼快？ 

林贊庭：他是動作很快的人，他的腦筋很好，劉家昌腦筋很好，很會變通啦。 

主訪者：你有遇過很會拖的導演嗎？很會拖的。 

林贊庭：沒有，我覺得我遇過的導演都沒有不好的導演。 

主訪者：沒有那種拍很慢的導演嗎？ 

林贊庭：有啦，一些台語片的導演就比較會拖，國語片的就比較不會了。國語片

那時候大家都，從黑白片變彩色片，第一，拍片的成本太高了，第二，

拍的時間太長了，大家對拍的方法、打光，導演就比較會干涉。 

主訪者：會干涉，就是會討論就是了？ 

林贊庭：對。 

 

★談自組贊益公司與拍廣告片生涯★ 

主訪者：您自己開公司，是在中影退休之後對不對？ 

林贊庭：對，中影退休。我自己開公司是怎麼樣呢？器材太多了啦，我很愛攝影

機，你看我買這麼多攝影機，我自從拍電影就很喜歡攝影機，我最初只

是做攝影師而已，我太太也跟聯邦影業的老闆關係不錯的樣子，那時候

聯邦也不要做了、要賣給別人，聯邦的老闆是很有錢的，以前都是做紡

織的老闆，他就是不想被胡金銓或是他聘僱的演員給套牢，一下要多錢

啊，一下要什麼，他就想說賺錢賺這麼辛苦幹嘛，那時候地價也升了，

他的地這麼大，想說賺錢啊，乾脆地賣一賣，我們不要做電影，做別的。

他們是做紡織的人，他們那些老闆，他們 4 個老闆是做紡織的。我太

太……我就幫聯邦拍很多片，就滿熟的，我太太就去收帳。周曼華他先

生，張九蔭，他說：「林太太，你們要不要，我們的器材賣給你們好不

好？」那時候就是聯邦賣掉了，器材還沒賣，中影要跟他買啦，我太太

問要多少錢？他說 3 百萬，然後講一講，250 萬，我太太就支票來開一

開、就買起來了。我一方面是在中影開會，我那時候在中影當技術主任，

跟廠長還有王中和，跟他們大家，跟總務主任、跟〇〇主任，五、六個

人在開會，本來是要賣 250 萬，（中影）想要殺價，殺成 200 萬，要殺

到 200 萬，不知道能不能夠殺價。那一天，我太太打電話來說：「贊庭

啊，聯邦我 250 萬把它買下來了。」我在開會啊，我聽到：「這樣怎麼

可以呢？我做主管在開會，你怎麼跟他買器材？」我太太在後面就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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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起來了。後來，想說：「廠長，會不要開了，我們這個會開得沒有用

了，人家已經賣掉了。」結果後來又開一個小時的會，在開什麼我都聽

不進去。結果下班回到家，才跟我說買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公司交代。 

林贊庭：我是第二天，七早八早我就開車去中影，就跟廠長說：「廠長，聯邦的

器材，我太太買了，我們不要開會了，不要再討價了。」那時候就是要

跟聯邦出價，他說：「這事情是大事情，我可不要，你要去總公司找總

經理。」那時候總經理梅長齡，你們知道嘛，梅長齡是軍人啊，他心地

是很好啦，只是腦袋啊，因為軍人都一板一眼的。我就開車去總公司，

我給他敲門，他在看報紙，他說：「林贊庭，你這麼早來幹什麼呢？」

說我這麼早來幹什麼？那個時候還沒上班，他問我這麼早來幹什麼？

我說：「我想向總經理報告。」那時候說報告，是軍人才說報告，我們普

通人跟總經理講話不用說報告。「我向總經理報告，聯邦那個器材，我

太太買了。」我說：「假如我們公司需要的話，我從我太太手裡，也可以

讓給中影公司。」他看一看，開心的笑笑地說：「真的買了嗎？」我說：

「支票都開給他了。」「好、好，趕快去把它運回來。」他要我趕快去載

回來，「我們公司不買了。」他說買那個東西也很麻煩，舊的東西，都是

舊的機器啦，這樣。我那時候好險有買那批器材，我才有辦法開益豐片

廠，我從中影退休，我才自己用一個片廠。現在想想，工作了三十幾年，

我那些主管都對我很好，不會打官腔啦，他們都不會這樣。 

主訪者：您後來有拍過廣告嗎？ 

林贊庭：有啦，有做廣告片。因為做劇情片，片廠會太小，拍廣告片剛好。也好

在我會講日本話，我去日本 6 個月，有交一些日本朋友，他們來拍，就

TOYOTA 的廣告片，YAMAHA 機車的廣告片，那陣子都是我拍的。 

主訪者：那時候是日本人直接找你接洽喔？ 

林贊庭：對，日本人直接來跟我說。 

主訪者：不是透過廣告代理商？ 

林贊庭：沒有，來給我拍，拍成片之後，才拿去廣告代理商，讓他發行，讓他拿

去電視公司播。電視公司要拍，也是要影片，然後那個影片是我做，這

樣。 

主訪者：那你有自己的員工嗎？你自己片廠裡面有員工嗎？ 

林贊庭：有啊，有員工。我本身做攝影師，朋友很多，這些燈光啦，都是這些電

影的人啦。 

主訪者：所以有電影的人最後轉來拍廣告喔？ 

林贊庭：沒有啦，只有我一個，沒有人這樣子。大家退休都退休了，沒人再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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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主訪者：你這樣退休了，還繼續拍片，是要教小孩、教兒子？因為林良忠老師也

是攝影師，是不是想說要順便帶兒子出來？ 

林贊庭：沒有啦，一個是想賺一些錢啦，第二是興趣啦。退休沒事做，我還能做

什麼，除了拍電影以外，我也不會做生意啊。體格行啦，體力也還有，

想說來做廣告片廠，拍廣告跟拍劇情片，比起來還單純，廣告是短時間，

最多三、五天就拍完，拍一支劇情片就要租片廠租兩個月，拍廣告就比

這種，生意比較好做。 

主訪者：拍廣告的預算會比較多嗎？ 

林贊庭：廣告預算，現在就是廣告公司會去找製作公司，比如說 YAMAHA，他

是做機車的，新的機車出來，他就拿照片說：「我這是日本做的，我現

在要做台灣做的，變成台灣廣告。」廣告公司就按照照片，就跟他說：

「好，我給你設計。」就給他寫劇本，看要跑山路還是要海邊，做成分

鏡表給他看，看一看，「好，我要這個，你照劇本給我拍。」就一個腳本

出來。廣告公司就拿腳本到我片廠來，說：「林贊庭先生，我現在要搭

這個景，要擺摩托車，要什麼樣的背景，要什麼樣的顏色。」那我就去

幫他搭佈景，搭好讓他去拍，我還有燈光、攝影師，攝影師跟燈光師啦，

就給他拍廣告片。沖洗，那時候要沖洗，沖洗都是他自己拿去沖洗，廣

告公司拿去沖洗，沖洗之後，剪接也是廣告公司剪接，發行也是廣告公

司。我只有給他拍影片那個部分而已。 

主訪者：外景呢？ 

林贊庭：外景也都要拍，都是我去幫他拍的。 

主訪者：所以贊益企業就是你中影退休之後？ 

林贊庭：對，我中影退休之後，都是做廣告。 

主訪者：1981 年。 

林贊庭：對，好像 1981 年，對。我好像又拍一支劇情片啦，《電梯》（1983）。 

主訪者：江浪的《電梯》。 

林贊庭：對，江浪，我就包那支片。他那支片的內景，我看比較單純，外景比較

多，我就包下內景，我就幫他拍那一支劇情片。之後還有啦，跟白景瑞

拍一些片，那種短鏡頭（短片），短鏡頭來我這裡的片廠拍的也很多。 

主訪者：你的公司也很久了。 

林贊庭：對啊，我公司（的地）被徵收了，公司就拆掉，我就去五股，租一個鐵

工廠，我就給它改成做攝影廠，那時候我有 TOYOTA 還有 YAMAHA,，

我有三個日本人的生意，沒做很可惜，我還在那邊做 5 年，我記得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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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做到李登輝快要下台，李登輝快要下台，換陳水扁，陳水扁做

的那時候我就收起來了。 

主訪者：差不多 2000 年時，千禧年時。 

林贊庭：對，對，那時候。 

主訪者：才真正要退休這樣。 

林贊庭：就退休做閒人了。 

 

（訪談結束） 

 


